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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硯》



獻給馬年！





《冰戀書櫃》







（1）



凌巧雲被由警備團部解到民團團總楊烈家後，就關在後院的地牢裡。



她是個二十三歲的姑娘，皮膚白皙，細眉彎眼，身材修長，挺胸凸臀，讓誰見了都不能不說一聲美。



這裡女子出嫁一般在十六、七歲的居多，十四、五歲就嫁人的也不算新鮮，可像她這樣的容貌和這樣的年齡，仍然還是孑身一人的卻很少見，恐怕也只有在占山為王的「桿子」中才偶而見到。



自從山寨失守，她獨自奔逃了三天三夜，最後因為實在太困了睡在十里牌村外的莊稼地裡，卻不幸被人發現，當她突然從睡夢中被驚醒時，已經被四、五個強壯的大漢牢牢按在地上。



槍和匕首被人家搜去，用繩子反捆了手，並把雙腳捆住吊在自己的脖子上，像一只粽子般用車拉進了縣城。



凌巧雲是官府掛了號的女匪首，為她所發出的通輯令車載斗量，以她的所為：



抗稅抗捐、殺官造反、嘯聚山林、攔路搶劫，隨便撿一條就夠死罪，況且所有這一切都是當眾所為，證據確鑿，用不著細審。



而她自己也知道根本不存在活命的機會，所以犯不著再去受那些非人的酷刑，因此，一過堂她便痛痛快快地認下了所有罪狀，被判了極刑。

楊烈的民團在官府圍剿山寨時擔當主力，立了大功，警備團黃團長又是楊烈的小舅子，所以當楊烈提出將凌巧雲解到楊家集由他負責處決時，黃團長立刻滿口答應。



聽說自己要交給楊烈處死，凌巧雲就知道自己是不會死得那麼痛快了。



凌楊兩家同住一鎮，卻有著兩世的冤仇。楊家和凌家都曾是楊家集的首富，後來因為一塊風水寶地爭得不可開交，打上了公堂，楊烈的爺爺買通官府贏了官司，把那塊地斷給楊家不說，還強將凌家的半數家業作為賠償斷給楊家。



凌老爺子一氣之下暴病而亡，凌家從此衰落，幾個兒女各奔東西，跑到外鄉發展。



凌巧雲五歲那年，她的二叔夫婦、二姨和三姨在鳳凰山上拉起桿子，打入了楊家集，把能找到的楊家人都殺了，房子也都燒了個精光。



當時楊烈的父親正在外地經商，聽到消息後急忙返回家鄉，出錢請來官軍剿山，將山寨打破，凌巧雲的二叔、二嬸、二姨和三姨全部被捉。

就是這個楊烈的父親楊洪年，把被捉住的凌家四人綁在楊家老爺子的墳前，當著全鎮老少的面開膛挖心以祭楊老爺子的亡靈。



由於凌巧雲的父親和大姨兩家都在鄰省作生意，與她的叔叔和姨母來往不多，所以未受波及。



十年後，凌巧雲的父母因流行瘟疫死了，只剩下她一個人孤苦零丁地生活，於是，她便也回到家鄉的大山裡，重走叔叔的老路，那年她才十五歲。



最初她只是單打獨鬥地攔劫一下過往的客商，後來名聲響了，周圍的零散「桿子」紛紛投靠，後來人數越聚越多，竟成了方圓百里之內的第一大山寨。



雖然凌楊兩家當年相爭時她還沒有出生，但父親每每提及往事時的憤怒，仍在她心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所以，當她的勢力強大起來之後，便想起了凌家的仇人。



二十歲那年，凌巧雲終於帶領全寨人夤夜下山，打進了楊家集。



楊洪年是長子，早將自己外面的營生交給大兒子楊烈，自己回到老家重新建起了老宅，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由於楊家的親戚中多有官府要人，在本地勢力極大，所以根本也不曾想到凌巧雲竟敢拿他家祭刀。



似乎是重溫當年父輩報仇的一幕，楊府再次合家被抄，人死財散，只剩下生活在省城的楊烈。



聽到消息後，楊烈便找到自己的小舅子黃團長商量，請了上峰的指令進山圍剿。



雙方鬥智鬥勇三年半，終是官府人多勢大，山寨又一次被攻破，凌巧雲也被活捉。



凌巧雲知道，楊烈一定是想在楊洪年的墳前殺自己報仇。



按照本地的習俗，凡涉及人命的復仇手段多用開膛挖心，凌巧雲想，自己一定也會被這樣殺死的。果然，她的猜想一到楊府便得到了證實。



與凌巧雲打了好幾年的仗，雖然早就聽說這個仇家之女生得十分不錯，但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楊烈也不會相信一個嘯聚山林的女匪首竟真的是這般一個美人兒。



楊家為本縣首富，楊烈自然是嬌妻美妾成群，可這個女匪卻與她們完全不同。首先說身材，楊家那幾個小妾已經可以說是知名的美人兒，但與凌巧雲相比，她們可就是瘦的弱不禁風，胖的活像肉蛋了。



多年的山寨生活，使她經受了長期的鍛煉，所以那身材是修長而又不失豐滿的健美體形，身上穿的黑色緊身衣又將她玲瓏剔透的身材裹得緊緊地，更顯得異常美艷。



再說容貌，雖然經歷了山寨中的風風雨雨，長圓的臉蛋卻不像常在戶外生活的女子那樣黑，反而在十分白淨中透出一點兒難以用語言表達的紅潤，加上山寨女匪那種特有英氣，那美簡直令人窒息。



如果不是因為作為祭品必須乾淨，他一定不會放過這個讓男人一看就不由他不動邪念的女匪首，那怕她是殺父仇人。



凌巧雲一押回來，楊烈便讓自己的老僕劉媽去伺候她沐浴更衣。



劉媽是楊家的老人兒了，對楊凌兩家的仇隙知道得不少，當年巧雲的叔叔等四人被開膛的慘景她也曾親眼所見。



畢竟是女人，眼看著一個年輕的姑娘要被人開膛破肚總有些同情，言語中自然不會不流露出一些：



「唉，好端端一個姑娘家，這麼漂亮，不嫁個好人家去享福，偏要去當土匪，弄得現在要讓人家開膛破肚地受罪，這是何苦哇，真是造孽。」看著巧雲在水中的一身雪膚，劉媽止不住叨咕著。



「大嬸，您在這兒多少年了。」



「可有年頭兒了。妳爺爺和楊家老爺子打官司的時候，我就在這兒當丫環侍候大少爺，那一年妳叔妳嬸殺進楊家集，正趕上我跟著大少爺兩口子在省城，撿了一條命。



前幾年妳殺進楊家集的時候，我又是跟著現在的楊老爺在省城，又撿了一條命。要不然，我今天也見不到妳。唉，也不知我這命到是好還是不好，雖說楊家兩次劫數我都逃過去了，可凌家兩代女人開膛又都是我侍候著換的衣裳。明知道人要死了，這心裡不管怎樣也不是個滋味。」



「怕什麼！不就是死嗎？千刀萬剮，挨著就是了，我決不喊一聲疼。」聽到這話，凌巧雲豪氣萬丈地說。



「是啊，當年妳嬸兒、妳兩個姨都是這麼說，妳和她們真是像極了。可妳們都是女人吶，上法場可不是好玩兒的事兒。我知道妳們不怕死不怕疼，可是妳知道嗎，那得脫光了衣裳，讓全鎮的男人看個夠，咱們女人連手腕讓人家看見了都算是失身，何況還一絲不掛地讓人家看呢。」



聽到這話，凌巧雲的臉「騰」地一下子紅了起來：「大嬸，我二嬸兒和兩個姨死的時候您都看見了？」



「我當時是侍候大少爺的，大少爺在哪兒，我就在哪兒，自然整個過程我都在場。開膛的時候我扭過頭去閉著眼睛沒敢看，妳家人真是好樣的，我只聽到妳嬸兒疼得哼哼了兩聲，其他人真的一聲都沒吭。」



「我嬸她們三個，真的什麼衣服都沒穿？」雖然早就猜到開膛的時候得光著身子，巧雲還是止不住要問一句。



「那還用說，去墳地之前就都給脫光了，殺的時候分開兩個腿子捆著??，屁眼子裡頭插個木頭橛子，什麼都讓人家看個夠。殺的時候我雖然沒敢看，可聽周圍看熱鬧的人起哄就知道，大少爺殺她們的時候是用刀從女人的地方開的膛。妳想，從那個地方下刀，不脫光了怎麼行。妳嬸那年也就是二十四、五歲，妳二姨和妳現在差不多大，妳三姨才十七、八歲，當著那麼多男人的面，讓人家用刀捅那個地方，有多丟人吶！唉，造孽呀，為什麼非要託生成女人呢？」



「為什麼要插個木橛子？」巧雲知道自己一點兒逃脫恥辱的機會都沒有，臉更紅了。



「為什麼，讓人家活開膛，那場面有幾個不怕？再硬的漢子，也都免不了屎尿齊出，殺人的怕弄一手屎，所以給她們把屁眼兒用東西堵上。妳嬸兒和妳姨就算最有骨頭的女人了，綁在那兒臉不變色心不跳的，殺的時候也沒喊過一聲疼，可刀子往屁股下面一比，也止不住尿了大少爺一手。



「姑娘，照理說呢，我是給楊家幹活的，楊家老少三代待我也都不錯，我不該胳膊肘往外拐，幫著妳出主意，可我也是個女人吶。姑娘，聽我的，等我一走，趁著他們還沒把妳綁起來，自己撞牆死了吧，一個大姑娘家，活活的讓成群的男人看春宮，羞也把人羞死了。」



「謝謝妳，大嬸，我知道該怎麼做。妳是個好人，當年殺進楊家集的時候，真高興妳不在這兒，不然，也可能被我殺了。」凌巧雲紅著臉說。



她知道這個老僕人說的對，自己要想逃脫羞辱，再沒有比自盡更好的辦法了，而且，他們現在並沒有捆住自己的手腳，還真是有機會的。



但自己是什麼人？



是響噹噹的女大王！



自盡死了，那叫畏罪自殺。



什麼叫畏罪自殺，就是因為害怕上法場自己先死了，只這一個「畏」字，對一個拉桿子造反的人來說，便是十分丟臉的事兒。



如果說對一個女人來說失身比死還可怕，那麼對一個山大王來說，膽小比什麼都更可恥。



這一點二嬸儿知道，二姨知道，三姨也一定知道，所以她們寧可在大庭廣眾之中讓人家??脫得一絲不掛地羞辱，也要讓人家說一聲「凌家人有骨頭」，自己也是凌家人，決不能給凌家人丟臉，所以，自己也決不能自殺，要咬著牙忍受一切。



沐浴後，劉媽給了她一身新衣服讓她換上，然後拿著她自己的黑衣黑褲走了。



中午家丁給她送來了豐盛的午餐，比她在山寨中過年吃得都好，她大吃了一通。



晚上又送了一桌，還帶了一壺燒酒，她沒有吃菜，也沒有吃飯，卻喝光了酒。



在山寨多年，酒量大得很，知道明天就要上路了，最後一頓酒是不可不喝。



但她知道要被當眾開膛，希望不要讓人家在腸子裡掏出屎來，所以把晚飯給省了，並且還有意在淨桶上坐了好幾遍，希望盡可能把腸子排得乾淨一些，甚至第二天楊烈問她死前有什麼話說時，她還要求在被脫光後小解一次，因為她不希望在被殺時像嬸子和兩個姨媽一樣讓圍觀的人看到小便失禁，雖說撒仇人一手尿也是件讓人高興的事兒，但當眾排尿畢竟讓人感到難為情。



這一晚凌巧雲睡得很好，楊烈卻正相反，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五更沒到，他便帶人來到地牢。



俗話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凌巧雲被擒的時候，因為好幾天都沒換衣服，又在野地裡睡了一宿，所以灰頭土臉，雖說仍不能掩去她的美貌，但畢竟差了許多。



昨天來後洗了一個澡，又換上新衣服，立刻就像換了個人一般，把她所有的美麗都展現出來了。



反正行刑的時候是要脫光的，因此劉媽給她拿來的是一身平時只能穿在裡面的衣服，而且是出了閣的媳婦才能穿的內衣內褲。



那是一條大紅的薄綢肚兜和一條同樣顏色的薄綢睡褲，沒有襪子，只有一雙綢面拖鞋，供她在牢內的活動使用。



楊烈來的時候，儘管動靜不算太小，也沒有把她吵醒，也許她已經醒了，只是故意閉著眼裝睡，以此來表示自己的無所畏懼。



楊烈比她大七、八歲，是個十分成熟的男子，也是性慾正盛的年齡，平時在城裡，好幾房妻妾也不夠他睡的，還要在外面沾花惹草，橫臥在地舖上的凌巧雲的睡姿，怎麼能不讓他感到異常衝動。



只見凌巧雲面朝裡側臥在鋪了幾層厚厚棉褥子的地舖上，兩腿微屈，兩手前伸，像一張大弓。



地牢中並不太冷??，所以她把蓋在身上的被單掀在地上，赤裸的脊背正衝著楊烈，那肌膚像羊脂一般細膩如玉。



睡褲的剪裁要比普通褲子瘦得多，薄薄的料子緊貼在衣上，使她下半身兒的曲線完全展現出來，側臥的姿態使腰臀部的曲線十分完美誘人，再加上立襠很淺，褲腰只到臀圍最大處上面不足三寸的地方，深深的腰窩都完全暴露出來，又沒有穿襪子，把據說是女人身上最具性誘惑力的一雙玉足露在外面，楊烈和手下的家丁看在眼裡，神經都快崩潰了。



楊烈也不知道怎麼的，竟沒有叫人拖她起來，反而幾步走到地舖邊從上面看她，在那裡，火紅的肚兜儿因身體的彎曲略有??些鬆懈，酥軟的乳房從肋際的肚兜儿中露出一點邊兒，肚兜儿的下擺則翻落在鋪上，露出她柔軟的腹部，由於褲腰低，使她深深的肚臍也暴露著。



楊烈暗自咒罵著：「他媽的，這小女人為什麼非得是凌家的人，否則，給我作姨太太，那真是他媽的享用不盡。不知哪個出的主意，祭墳的女人一月內不能行房，不然的話……，唉，真他媽的！」



凌巧雲沒有睜眼，突然哼了一聲翻過身來，把正在胡思短短亂想的楊烈嚇了一跳，急忙後退了一步，想用什麼辦法掩飾一下自己的羞態，一看她仍然閉著眼睛沒有醒，才定下心來，回頭裝模作樣地命家丁：「快把她拖起來。」



「是！」幾個家丁答應一聲，爭先恐後地過去拖她，自然想趁機佔上一點兒便宜。



沒等他們碰到她，凌巧雲突然睜開眼睛：「不必了，不就是想讓我起來嗎？」然後便坐了起來。



楊烈知道自己的行動沒有逃過對方的眼睛，多少有些慌亂，用手止住正要動手的家丁：「妳該走了。」



「看過黃曆了嗎？今天殺人得巳時，天這不是還黑著嗎？著什麼急，臨死還不讓我好好睡一覺。」



楊烈真沒見過這樣的女人，自己平白無故就覺著比人家矮了一塊。



「是……，是這之前還有好多事要辦。」



「還有什麼事兒，不就是想扒了衣裳看光身子嗎？也不急在這一時，真要是等不及了昨天就別讓老娘穿衣服，然後你來看個夠，也別攪了老娘的好夢啊，混蛋。」



「不，不是。」他有些語無倫次了：「是祭品要乾淨，所以要再給妳沐浴一下。」



「那也用不著這麼急，離巳時還有三個時辰呢，洗個澡用得著嗎？想看光屁股就說，不想看就滾出去讓老娘睡覺，時辰到了再來。」



楊烈真的一句話沒說就帶著家丁滾了出去，到了自己的書房才醒過味兒來：「真他媽的，這到底誰是兵誰是匪，誰的主誰是客，誰要殺誰呀？！凌巧雲，等到了法場上，我要給妳好看！」



正在和自己運氣，家丁來報：「黃團長到。」



兩人見了面，寒暄已畢，黃團長問：「姐夫，都準備好了嗎，我帶了一連弟兄來給你壯壯聲勢。」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這次來主要是為了看那凌巧雲的身體。



「兄弟，別提了，這個小娘們儿真像封神榜裡的妲己一樣，讓你不知如何是好？」



「你上她啦？」黃團長都快流口水了。



「哪能啊，祭禮可不能不乾淨。我是說這小娘們儿好像是個妖精，讓你下不了手。」



黃團長對此也有同感，過堂的時候，他就感到那女人加在他身上的壓力，儘管那姑娘沒有瞪過眼睛，沒有喊，沒有發火，什麼都沒有作，但他就是感到自己無法像平時審犯人那樣聲色俱厲，倒好像是求人家招供似的，好在那姑娘沒打算給她難堪，否則，他真的會將她當堂放走也不一定呢。



「姐夫，這可不行，她可是你的殺父仇人哪。」



「我知道，所以無論如何我也得親手殺了她。可她那嘴，那眼睛，他媽的，真讓人受不了。」



「有什麼呀？！有兄弟我帶著一連弟兄給你撐腰，你有什麼好怕的？不行我替你幹。」黃團長是個行武出身，人粗些，對那種深層美的感受要差一些。



「不不不，這種事怎麼好勞你動手，我幹得了，不過總得想個法子讓她不要說話，不然我心裡總有些不自在。」



「嗨，那還不容易，堵上嘴不就得啦。」



「老爺。」一邊的老僕劉福說話了，他是劉媽的丈夫，當年殺凌巧雲的嬸娘和兩個姨媽的時候他經歷個整個過程，什麼都看到了：「想當年老當家的殺這小娘們儿的嬸子的??時候，就把她的嘴給堵上了。聽說也是因為她們身上有一股邪氣，讓人下不了手。」



「哦？那好吧。兄弟，我看這小娘們儿真是個妖精，我讓風水先生算了半天才說巳時是正時辰，這小娘們儿居然自己就算出來了，你看，什麼時候動手。」



「既然她自己知道時辰，就讓她多待一會兒吧，反正咱也不急，正好吃了早飯再去。」



兩人傳了早飯，叫人給凌巧雲也送些去，巧云自然不肯吃。



到了辰初，楊烈派家丁們一批人去佈置法場，一批人去召集鎮中的百姓觀刑，自己則同黃團長帶了十來個家丁抬著冷熱水去地牢提人。



凌巧雲還躺在地舖上哼著小戲，毫不理會到來的大群男人。直到楊烈求她似地說：「凌家小姐，起來讓路吧。」這才慢慢騰騰地坐起來。



「怎麼，到時候啦？」



「快了。」



「那，想幹什麼？」



明知道是來扒她衣服的，還故意要問，讓楊烈十分難堪，黃長在外面硬了半天，這時候也沒說上一??句項用的話來：



「賤貨，要殺妳了，先準備準備。」



「怎麼準備呀？」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



「就是來讓我脫了衣服給你們看的是不是？」



「既然知道，就別問了。」兩個男人真像逢了大赦一般，快給巧雲磕頭謝恩了。



「好吧，不過臨到死了，老娘可得找孝順的兒孫們侍候著。」她知道這幫人都想親手扒光她的衣裳呢，可誰也都不敢說出來。



楊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黃團長憋了半天，終於說：「得，妳狠，妳是我的活祖宗。姐夫，勞妳駕侍候著吧。」



多虧黃團長在一邊解圍，否則楊烈還真不知道該如何答話，他在外面玩兒過不知道多少個女人，剿山的這幾年，山寨中的女匪也不知親手殺過幾何，都不像這一個那樣讓他手足無措。



他走到地舖前，看著坐在鋪上的姑娘，從上向下，透過肚兜儿的上沿，一抹酥胸半露著，讓他的下面又挺得像一根鐵扛子，他怕那女人發現，拚命夾緊著雙腿。一邊用手比劃，一邊哼哼，那意思是讓她站起來。



其實無論凌巧雲嘴話鋒如何銳利，她都不可能不對當眾裸體感到羞恥，畢竟她是個二十三年都沒讓男人碰過一指頭的黃花大閨女，但為了掩飾心中的恥辱感覺，她只能裝得更加不在乎。



她明白楊烈手式的意思，一邊慢慢站起來，一邊故意問：「瞎比劃什麼？不會說話呀？」然後，又按他的手勢轉過身去，把赤裸的脊背朝向他們。



楊烈顫抖著把手伸向她後背的肚兜儿帶子，手碰到她的肌膚時他感覺到那美妙的肉體顫了一下，但又不敢肯定，因為他自己也在抖。



他終於把姑娘的肚兜儿帶子的活結通通拉開，看著那方紅綢落到地舖上。



然後，因為害怕那雙漂亮的眼睛，他沒敢讓她轉過身來，顫顫巍巍地捏住她褲腰上的釦子，解了半天沒解開，只好加上另一隻手，那紅色的睡褲才順著兩條粉雕玉琢的長腿滑落下去。



她的身材真是迷人，大約只有書中才能見到。



整個輪廓曲線玲瓏不說，從頭到腳都找不到一點兒瑕疵。



那玉臂和裸背已經見過自不必說，兩隻赤腳也已經勾過楊烈的魂也不必講，那兩條剛剛才露出來的長腿和圓圓的屁股更是讓他無法控制自己，從胸膛裡猛然湧出的氣流幾乎讓他叫出來，還是用力張大了嘴巴才把那幾口氣喘過來。



別的男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黃團長是個老粗，不懂得什麼體面不體面，早就「呵呵」地哼聲來，其他家丁自然也少不得呻吟起來。



接下來楊烈仍然不敢開口，只得回頭向小舅子求助。



「哦，凌巧雲，該洗澡了。」黃團長還是比他行，至少還能把想幹什麼說出來。



「水呢？」



「還不快倒水？」黃團長命令著。



一群家丁急忙把洗澡用的大木盆放在當屋，兌好溫水請凌巧雲進去。



凌巧雲好像滿不在乎地轉過身來，雪白的肌膚在紅燈籠的照射下閃著誘人的光，胸前兩點膩膩的粉紅和扁平的小腹下那一團黑茸，把在一群男人弄得三魂出竅，六魄離身。



她慢慢從地舖上下來，穿上拖鞋走向浴盆，到了盆邊，突然像想起什麼似地轉身又走向淨桶，旁若無人地坐在上面大聲地撒起尿來，放淨了全部尿液，這才重新走回來，坐在木盆裡洗浴起來，她一會嫌水熱，一會又嫌水涼，把幾個家丁折騰得像三孫子一般。



一個澡洗了小半個時辰，她這才心滿意足地出來回到地舖上，用家丁們屁顛儿屁顛儿遞過來的大手巾把身體擦乾淨。



然後問楊烈：「該什麼了？」



「上，上綁。」儘管楊烈一真告訴自己，有話搶在她前面說，可每每總要等到她發問，真讓他感到無比狼狽。



家丁們抬進一張六尺多長，兩尺寬的朱漆條案，還有一大堆小手指粗的紅絨繩。



他們來抬巧雲的時候，她十分合作地把身子挺得直直的，好讓他們把她平著抬上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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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集的人們一早就被楊府的家丁從家裡趕出來，走到鎮外的楊家祖墳，因為害怕破了風水，這裡一般情況下是不准外人進入的，今天因為要用凌巧雲殺一儆百，所以才把他們趕進來，不過，有上百名荷槍實彈的警備團士兵押陣，也沒有人敢亂動。



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知道今天來是為什麼，當年凌巧雲攻入楊家集的時候，許多人都見過她，知道她是一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女人，所以即使楊府的人不趕，他們也想來親眼看一看那女匪脫了褲子是個什麼樣子。



楊洪年的墳在最南端，所以人群不會干擾其他墳堆，在墳的南邊擺了供桌和香案，由士兵清出了正中一塊三丈寬的空地用作祭祀和行刑的場地。



辰正時分，楊烈就帶著一家老小先來祭了一遍，然後是黃團長上祭。



最後是鎮上的士紳十餘人來湊熱鬧，楊家勢力大，這些人不敢不拍他們的馬屁，他們一把鼻涕一把淚哭得好像比孝子楊烈還傷心，就好像墳裡面埋的是他們自己的親爹一般。



一輪祭祀完畢，楊烈才走到場地中間，向周圍的人群一拱手：



「各位父老鄉親，今天請各位來，是想請各位見證一下。大家都知道，我的殺父仇人，女匪凌巧雲被咱們的官府和民團捉拿歸案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我就要用她的心肝，來祭奠我慘死的爹娘和家人。也要讓那些山賊草寇們知道，和我楊家作對，沒有好下場。來呀，把祭禮抬上來。」



說聲抬祭禮，四個身強體壯的家丁用繩槓抬了一物來到場中，人們看得出那是一張條案，上面用一整幅紅綢蓋著，不過，從那條案上放著的物體輪廓就能看出是一個仰躺著的女人。



條案抬到場地正中放下，楊烈過去將紅綢慢慢拉開，人群中立刻發出一陣騷動。



站在人群前面的自然大都是男人，偶而幾個年輕不更事的小姑娘本來搶了前面的幾個位子，等紅綢一拉開，立刻羞得捂著臊紅的臉向外圈擠去，而本來站在她們後面的男人馬上就爭先恐後地補上了她們留下的空位。



只見條案上直挺挺地仰綁著一個年輕的女人，光著身子，雪白的肌膚在條案紅漆的映襯下顯得特別光潤潔白。



她頭上梳著一條又粗又長的大辮子，盤在脖子上，一根手指粗，半尺長的紅木棍銜在紅紅的小嘴裡，兩端用紅絨繩綁在條案上，使她的頭只能仰著，因為咬著木棍無法閉嘴，所以嘴角不時有涎液順著臉頰流到頭下墊著的一小塊紅手絹上，她大大地睜著秀麗的眼睛望著天空，沒有一絲一毫膽怯，甚至還時不時地露出一絲嘲諷的笑容。



一股紅絨繩從她的胸前勒過，在兩腋處的胳膊上纏了一圈，然後從條案的木面下面勒過，返回來後在她的兩肘上面一點纏住胳膊，勒過身體，一對新剝雞頭肉般的椒乳朝天挺著，在兩股繩子的映襯下更加突出，粉紅的兩顆尖尖的乳頭不時顫動一下，連女人們看到都嫉妒得低聲罵著街。



兩股繩子繼續向下纏過她的腰部，然後從案面的下面返回來套住她的大腿根部再回來重又返回案子下面，就這樣在她的大腿中部、膝部、小腿肚和腳踝部套綁了幾道後，在兩腳踝處連同條案一起纏了兩圈繫牢，迫使她的兩條白嫩的腿微微分開，隱約暴露著兩腿間的一切。



她的小腹不像一般女人那樣圓，扁平扁平地非常好看，小腹下一個小孩拳頭大的圓圓肉丘上生著一叢濃密的黑毛。



那黑毛一直延伸到她豐腴的兩腿之間，把男人們的目光都吸引到那裡去了。



由於人群是站在側面，所以只有靠近墳場出口處的幾個人才能看清姑娘兩腿間的一切，只見緊靠著條案表面的地方，有一根鋤把粗細的圓圓木棍露著，一眼就能看出是插在屁眼兒裡的，另有一雙紅木筷子插在兩片肥厚肉唇下方的肉縫之中。



還有一樣東西是祭禮特有的，便是一張四方紅紙被呈菱形放在她的肚子上，用捆綁她的繩子壓住。



人群吵了一陣便鴉雀無聲，因為男人們早就被那光裸的肉體弄得無法控制，顧不上說話了。



在地牢中捆綁好凌巧雲之後，楊烈取過一根木棍，其實那真的是用鋤把截斷的一根，長約半尺有餘，一頭弄得圓圓的。



巧雲知道那是幹什麼的，便抗議起來：「不用那個，老娘沒那麼膽小。」



但楊烈沒理她，她再想說話，一根紅木棍已經塞進了她的牙齒之間，她想說也說不出來了。



本來她還想在法場上說上一些毫言壯語，咬上木棍便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然後，她便感到男人的手分開了自己的屁股，那粗粗的木棍頂住了自己的屁眼兒，她起初用力收縮了一下自己的肛門想抵抗，但隨既便放棄了，反而作了一個大便的動作讓那東西順利地插了進來。



接著，自己女人的地方又被插進了一雙筷子，這也是祭禮上放置的道具，一般上供的祭品上都插上一雙筷子，但現在怕把她弄死，所以便插進她那個要緊的洞穴中。



從地牢到法場約有三里路，家丁們用小驢車把她拉到目的地。



一張紅綢蓋在身上，除了轆轆的車輪聲外什麼也聽不到。



屁眼兒裡的木棍又粗又硬，插得又深，一股股強烈的便意向她襲來，讓她感到一種強烈的羞恥和莫名的快意，有一點她不知道，當那楊烈將她的屁眼兒和陰道都插上東西後，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把一股熱乎乎的東西噴進了自己的褲襠裡，只好回大太太的房裡另換了一身兒才趕往法場。



不過也好，放過之後，他可以多少抵抗住一點兒她的誘惑了。



楊烈又上了一次香，然後吩咐：「宰牲致祭。」



家丁們搬過一張同那條案一樣長，但寬得多的大木案子，周圍釘滿了小指粗的鐵環。



他們把凌巧雲從條案上解下來，但沒有放開她口中的木棍，而是將那一小截紅絨繩綁在她腦後，然後他們把她面朝下四仰八叉地抬起來舉過頭頂，慢慢繞場轉了一周，讓圍觀的人群能夠看清她兩腿間的每一個細節，人們看到她雖然羞得小臉兒通紅，眼睛竟然大大地睜著看著每人個盯在她腿襠裡的男人，沒有絲毫恐懼，反而迫使那些男人躲避她的目光。



把姑娘的裸體展覽完畢，這才仰放在木案上，手腳都用紅絨繩拴在案子周圍的小鐵環上，使她成為一個巨大的火字。



楊烈走到她身邊，不敢看她的臉，因為那眼睛太讓他心慌，後來突然靈機一動，說：「凌巧雲，我念妳是個女子，不想讓妳看著自己的肚子被割開，所以給妳蒙上眼睛。」



凌巧雲冷笑著搖搖頭，表示不需要，但她說不出話來，兩邊家丁會意，急忙從原來蒙著條案的紅綢上扯了一條，過來硬是把她的眼睛給蒙上了。



楊烈這才敢來到姑娘的骨盆左面，用男人的方式仔細觀察她的下體，她還是個大姑娘，所以儘管兩條大腿已經幾乎分開到了極限，但兩片厚厚的陰唇仍然緊緊夾著，只露出一道細細的縫隙。



她的陰毛不算少，但比較集中在陰阜的部位，顏色微深的陰唇的後半截兒光光的，沒有一根陰毛。



在那肉縫的後端插著兩根筷子，隨著姑娘陰部括約肌羞澀的收縮，那筷子不停地擺動著。



粗粗的鋤把把姑娘的肛門塞得滿滿的，又一直捅到直腸的底部，使她不得不經常地作出大便的動作，這使得她的肛門翻在外面。



他用右手的手指輕輕繞著那根露出約有半寸的鋤把撫摸她的肛門，她被摸得微微顫抖著，肛門一縮一縮地動著，但怎麼也收不回去。



看不到她的眼睛，聽不到她的聲音，他才真正像一個色迷迷的大男人，他用右手兩指分開她的大陰唇，從她的陰戶中把那雙筷子拔出來。



她的陰道羞恥地強烈收縮著，看得他止不住用手指輕輕摳動著，弄得她越發強烈地收縮起來，身體也繃得直直的。



玩兒了半晌，把在家裡受到的她的壓力釋放得差不多了，而她也似乎適應了他的玩弄，這才回手接過家丁遞上來的尖刀。



那刀不大，尖銳而鋒利，涼涼的，他把它平著在那姑娘夾得緊緊的陰唇上輕輕一按，那姑娘大腿內側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塞著鋤把的肛門和陰部強烈地收縮起來，赤裸的軀幹部位反躬了起來，後背都離開桌面足有三寸高，然後又落下來。



人有時候很難控制住自己身體的反應，就像拿一根針在別人眼前晃，即使明知道你不會刺他的眼睛，他還是會眨眼一樣。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動刀，一個意志堅強的人絕對可以毫無畏懼地把身體迎上去，甚至於自己割腕、切腹、自刎都不成問題，但如果刀尖放在某個地方，身體卻會情不自禁地作出強烈的反應，這是大腦所無法控制的，這便是肛門和陰道。



由於身體無法控制的強烈抽搐和收縮，會產生強大的腹壓，女人的尿道又比較短，所以常常會出現大小便失禁的現象。



凌巧雲的二嬸和兩個姨媽當年都是在刀剛剛貼在陰道口上的時候小便失禁的，巧雲雖然早有準備，脫衣服之後又排了一次尿，但一是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了兩三個小時，膀胱裡已經存滿了新產生的尿液，加上那種身體反應不受意識控制，所以一股熱乎乎的尿液還是流出了一些，但她畢竟還是強行忍住了大部分存尿。



楊烈打了個手勢，一個站在他對面的年輕家丁急忙走過來，雙手把姑娘的陰唇用力扒開，露裡面紅紅的嫩肉，然後他將鋒利的刀尖在那紅紅的肉洞口輕輕一點，便將凌巧雲處子的標誌破壞了。



那刀很快，凌巧雲並沒有感覺到疼，但殷紅的血已經從創口滲出來，順著陰唇後聯合流過會陰，繞過肛門，又流到桌面上。



接著，刀尖在姑娘陰道的前壁向上一劃，便將陰道前庭、尿道口兒切開一道幾分深的口子，同時將小陰唇前聯合和陰蒂切成了兩半。



凌巧雲這才感覺到疼，起初只是隱約地疼痛，然後就變成強烈的，跳動的疼。



她的身體又一次挺了起來，兩隻漂亮的腳丫繃得緊緊的，呼吸也變得深而強烈，但卻一聲沒吭。



他繼續在前面的刀口上下刀，每一刀都從陰戶切到大陰唇的前聯合處，每一刀都切入三兩分深淺，血從傷口呼呼地湧出，在她的屁股下面匯積了一小片。



大約切了四五刀，姑娘的整個外生殖器括約肌被分成了兩半，由於肌肉的收縮失去了控制，啪地向兩個大腿根處彈開，露出一個大洞，同時，沒有了尿道括約肌控制的膀胱終於把整整一脬熱尿「呼」地噴出來，合著鮮血弄了楊烈滿手。



接著，一大團腸子在強大腹壓的推動下從那洞口湧了出來，在她的兩腿之間堆了海碗大小的一灘，同時也將姑娘的子宮和已經排空的膀胱帶出了她的身體。



姑娘的身體繃得更直了，全身肌肉抖動著，腳趾不住地勾動著，強行壓制著快要脫口而出的慘叫。



楊烈的刀又貼著姑娘的陰唇前聯合插進去，向上用力一挑，把主要由軟骨形成的恥骨聯合挑開，再一刀上挑，便把凌巧雲雪白的肚子從陰部到胸骨剖成了兩半，白色的皮、紅色的肌肉和黃色的脂肪向兩側翻開去，露出裡面的所有內臟。



他將堆在盆腔中姑娘的腸子扒開，找到被剖成兩半的尿道和陰道，將子宮和膀胱取下來，放在一張草紙上拿給圍觀的人群看；



又找到被鋤把撐得圓圓的直腸，用刀貼著鋤把割斷，然後交給另一個家丁，那家丁捏著姑娘的大腸頭向遠處走去，很快，姑娘的整個腸道便被拉直了，長長的拖了一地。



楊烈從食道下端一切，連腸子帶胃就離了體，落在了草地上。



那家丁把姑娘的腸子捋了一遍又一遍，希望能把糞便捋出來，當年那三個女人的腸子裡都有不少臭烘烘的屎，但凌巧雲的腸子裡卻真正是空的，幹乾淨淨，這同她事先有所準備有著極大的關係。



去了消化道，巧雲的腹腔便半空了，然後，楊烈一件件將姑娘的腎、脾、肝、膽摘下來，每摘一件，姑娘的身體就抽搐一下。



最後，他從橫膈下面捅了一刀，左右一划拉，切開膈膜，用手進去向外一掏，刀一剜，將一顆跳動著的心臟取了下來。



姑娘的後背又一次離開了桌面，抽動了半晌才突然鬆懈下來，把那桌子砸得「光當」一聲暴響，然後，她那柔軟的腳丫緊繃著，像蛇信子一般瑟瑟地抖動了足有一盞茶的功夫，才徹底停了下來。



她確實自始至終一聲也沒吭，人們再一次看到了凌家女人的硬骨頭。



楊家的人不是吃生肉的野人，就算死去的楊洪年也是一樣，所以他們早就準備下了鍋灶。



不知道他們從哪裡整來了一個特大號的鐵鍋，架上柴火便燒了起來。



獻祭的供品宰殺完畢，後面打下手的活便不用楊烈去作，反正家丁們也巴不得親手摸一摸這個妖精一般迷人的女匪的身子呢。



家丁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把已經被掏空了肚子的凌巧雲從案子上解下來，先割下她的人頭（他們也怕她的眼睛呢），再拔出屁眼兒裡的鋤把，然後清水洗淨她腔子裡和身體上的污血。



一雙雙大手從她那軟糯的胸脯上滑過，從她那圓渾渾，白花花的屁股上滑過，那肉體還微有些溫熱。



洗淨了她的光身子，他們把她的一雙小手用小繩一捆，把繩子另一頭從她的肛門穿出，拉緊，把她的手拉進她自己剖開的肚子裡，這邊抓著小手使勁兒一捅，外面拉著繩子用力一拽，將她的手從屁眼兒中掏出來。



然後繩子從屁股溝裡拉至後背，拉過香肩繞到體前，將她的兩隻腳踝交迭著拉到胸前，用那繩子捆住，她的兩腿便被迫盤在體前，整個身體團成了一個球。



又將她的心肝洗淨也塞進她的肚子裡，然後兩個人每人抓住她一條粉腿的膝窩，把她放進那大鐵鍋裡，滾開的水正好沒過她那美妙的軀體，又將她的人頭也放進去。



好像沒有人關心墳中的楊洪年到底口味如何，或許是忘記了，反正沒有人在鍋裡放鹽，但放了不少花椒、大料、肉桂、黃酒，還有飴糖。



這邊煮著凌巧雲的身子，楊烈命人將凌巧雲的其他內臟拿到數里外的亂葬崗子上去餵野狗。



大約過了半個多時辰，鍋裡漂起了陣陣肉香，來看熱鬧的本來被那殺人場面嚇得忘了一切，這時也開始被那香味喚起了已經忘記的飢餓，場內一片肚子的咕咕聲。



反正是給死人吃的，也用不著燉得太軟，何況楊烈自己也餓了，便命家丁把凌巧雲的人頭、心肝從鍋裡撈出來，分放在供桌上的??三隻朱漆托盤內，再將她的身體也從鍋裡撈出，屁股朝天擺放在另一隻三尺長，二尺寬的紅漆木盤裡，又把一雙筷子插在她那自肛門插出的兩手間。



由於飴糖的作用，煮熟的凌巧雲渾身皮膚通紅通紅的，衩著兩腿，撅著肥肥的大屁股活像一隻巨大的燒鵝。



楊烈又一次焚香致祭，折騰了小半天，這才收拾走人，那個昨天還美如天仙的女匪凌巧雲煮熟的屍體被隨便扔在一個山旮旯裡。



凌巧雲活著的時候，許多力氣小沒能擠到前邊的人，隨後的幾天裡便跑到那裡去看那燒鵝一般的女屍。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凌巧雲死了，這一回合楊家又贏了，但凌家的人並沒有死絕，有誰能說得清楚，下一個被開膛祭墳的會不會是楊家的女人呢？



（完）



謹以此文祝各位作個好夢，過個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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